
尖尖角 母亲的 荣誉证

（ 散 文 ）　赵 咸 红

母亲 哺 育我二十余载 ，其 间 我们
母女 无所不 谈 。但我 的 心 里 一 直 想 知 道 一个秘密 ，一
个深 藏 在 母亲 内 心 的 秘密 。我越来越不能理 解 母亲 竟
会背 着 女 儿 ，去做一件令人费 解 的 事 。我 曾 不 止 一 次
看见母亲 闪 着奇异的 目 光 ，去用 牛皮纸包一本小册子 ，
然后 小心 翼 翼 地裹在 一 块红 绸 子 里 。这时 母亲 总 是倏
地喘 口 气 ，面颊红 润润 的 ，慈祥 的笑脸似绽开 的花朵 。

有一 天 ，我哭 了 。那是进 厂 的 头 一 天 ，轰 隆作 响
的织 布机使弱 小 的我胆颤心 惊 。就要 在这样 的 环境 中
做一 名 织 女 ，去默默无 闻 地走 完 人生 的 旅途 ，犹如 漫
漫长夜 里独行 。怎不教人暗 自 垂 泪 ？

“ 孩子 ，过来 一 下。”母 亲 望 着 我红 肿 的 双眼 ，
叫了 一 声 ，内 心 是那样 的 平 静 。到 了 母 亲 房 间 ，看 她
取出 钥 匙打开 柜 门 ，从抽屉 里 拿 出 一样 东 西 ，被一块
红绸 子 紧 紧 地裹着 ，然后轻轻地放在床 上 。我心 里 顿
时一怔 。

“ 孩 子 ，你一定 想 知 道这 里 面是什 么 。现在 ，做
母亲 的就把它送 给你。”我迅速将 它抖开 ，红 色 的封
皮上，“荣誉 证 ”三 个 金晃 晃 的 大 字 印 入眼 帘 。荣誉
证，那上 面 印 着 母亲 光 辉 的 足迹 ，从一位 普 通 的 “三
八”红 旗 手 到 一位著名 的省级操作标兵 。我鼻子 一酸 ，
泪水又顺 着 面颊往 下 滚落……

我知 道 ，自 己 的 出 生 并未 给 母 亲 带来任何欢乐 。
屋里 一家 老小 六 口 ，全赖着 父母 那 点微薄 的收入 。奶
奶双 目 失 明 ，姑 姑和叔叔又 正 当 上 学 ，我是 母 亲 饿着
肚子 喂 大 的 呀 ！自 己 胖 了 ，母 亲 却 日 渐 消 瘦 ，疲 惫满
面。可 她仍 未 忘 记 向 前 攀登 ，勇 往 直 前 ，而 今 已 在 风

风雨 雨 中 行 走 了 三 十 余年 。其 中
的艰辛 有 多少啊 ！

手捧 母 亲 的 荣 誉 证 ，我心 潮
起伏 。母 亲 ，如 今 已 满 头 银 发 的
母亲 ，虽然早 已 失去 当 年 的风采 ，

但女 儿会永远铭记 ，铭记着 母 亲 的 谆 谆 教 导 ，哺 育 之
恩，以及倾注 了 毕生心血 的荣誉证……

点评 初学 写 作 的 人 ，总 为 文 章 的 开 头 作 难 ，
《 荣 誉 证 》一 稿 的 开 头 可 以 借 鉴 。作 者 在 开 篇 时 便 给

读者 一 个 悬 念 ，使 人 想 揭 开 这 个 秘 密 ，想 追 寻 这 “小
本子 ”到 底 是 怎 么 一 回 事 。因 此 ，给 读 者 以 悬 念 ，不
失为 文 章 开 头 诸 多 方 法 中 的 一 个好 方 法 。

但可 惜 ，当 这 “小 本 子 ”被 打 开 的 时 候 ，作 者 对

它的 描 述 缺 乏 有 感 动 力 的 渲 染 ，却 说 了 一 些 与 主 题 关
系不 大 的 话 。因 为 失 去 了 这 种 渲 染 ，读 者便 会 产 生 “不
过如 此 ”或 “不 值 得 ”之 感 ，使 文 章 在 整 体 上 失 了 色 。
对此 ，我 们 只 好 不 求 全 责 备 了 。　（矢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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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征作 品要求题材广泛 ，时
代感强 ，形式不拘一格 ，突 出 文
学色彩 ，字数在千 字 内 。

征文从1992年3月 1日 起至 1992
年8月 底止 ，来稿请注明征文字样 ，
写明作 者真实姓名和地址 ，勿 寄私
人，以免延误 。来稿 一律不退 ，请
作者 自 留底稿 。

凡在本报发表的应征稿件均付
稿酬 ，并有资格参加 评奖 。获奖作
者颁发证书 ，付给奖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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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人 类 的 祖 先 收 养 了 我们 ，
我们 就 一 直 担 当 保 护 人 类 财 产 和 生
命安全 的 重 任 ，因 此人 类 把我 们 作
为自 己 最 忠 实 的 朋 友 。

可40年 前 ，有 人说狗 与 人 争 粮 ，
传染 疾 病 ，影 响 卫 生 ，我 们 遂 遭 到 一
场劫 难——打 狗 运 动 。其 间 多 少 朋
友背 井 离 乡 ，在 棍棒 之 下 命 丧
黄泉 。这 几 年 我 们 又 重 操 旧 业 ，
并以 优 良 的 服 务 赢得极 高 的 声
誉，从 业 者 越 来 越 多 。可 有 人 又
旧调 重 弹 ，欲 故技 重 演 ，我 们 不
得不 予 以批驳 ，以 正 视听 。

说狗 要 吃 ，浪 费 粮 食 。这
实在 是 胡 话 。我 们 日 夜 守 护 着
人们 家 园 的 安 全 ，是 靠 劳 动 吃
饭，不 是 吃 白 食 的 。再 说 每 只
狗每 年 最 多 吃 300公 斤 粮 食 ，
只值300元 钱 ，而 雇 个 保 安 队

员每 年 要 付 一 两 千 元 的 工 资 。再 说 ，
只要 把 宴 会 餐 桌 上 整 盘 整 盘 的 残 羹
余汁 匀 给 我们 吃 ，就 可 两 全 其 美 ，
既节 约 了 粮 食 ，也饱 了 口 福 。

说狗咬人 ，传 染 狂 犬 病 。我 们
不咬 人怎 能 威 慑 住 坏人呢？如 果 公
安人 员 只 打 橡 皮 子 弹 ，能 制 服 歹 徒
吗？咬人 是 为 了 保 卫 主 人财 产 安 全 。

有人被 我 们 咬伤 而 致 死 ，那 是 医 生
医术 低 劣 所 致 ，并 非 我 们 的 本 意 。

不过被咬 者 大 抵 都 是 歹 人 ，死 的 愈 多 ，
乃是 人 群 的 福 分 。当 然 偶 有 误 伤 也 是

难免 的。“人 非 圣 贤 ，孰 能 无过 ”更
何况 我 们 狗呢 ？

说狗 随 地 大 小 便 ，影 响环境 卫 生 。
这完 全 不 合 实 际 。我 们 在 家 畜 里 是 最
有君 子 风度 的 ，我 们 虽 没 扎 领 带 ，却

总收 拾 得 一 尘 不 染 ，大 小 便 也
是择 地 而 行 ，全 然 不 象 猪 马 牛
羊们 那 么 随 意 。如果 说 我 们 在
不起 眼 的 角 落 或树 干 上 欠 欠 身
子也 影 响 了 卫 生 ，那过 错 也 不

在我 们 。猪 马 牛 羊 都 有 圈 ，唯
我们 没 有 。如 果 给 我 们 盖 了 “厕
所”，不 用 在 墙 上 挂 牌 提 醒 ：

“ 大 便 入 坑 ，小 便 入 池”，我
们也 会 一 如 继 往 分 而 处之 的 。

人常 说 吃啥 益 殷 受 啥 害 ，
家禽 六 畜 无 一 能 免 。要 我 们 看

门，又 嫌 我 们 吃 、咬 、拉 ，最 好 的 办
法是 用 木 头 刻 个 狗 放 在 门 口 ，可 惜 的

是挡 不 住 贼 。其 实 我 们 不 怕 因 有 人 的
诽谤 而 失 业 。我 们 听 到 过 一 首 民 谣 ：

“ 大 盖 帽 把 天 遮 严 ，

瓜地把庵 子 搭 满 ，狼
狗比 猪 娃 值 钱。”因

此，我们 对 前 途 充 满
信心 。


